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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舒娅家相隔一条横

街的马路对面，有三个并排
的弄口———这条昔日繁华，
今日略见萧条的马路上，有
着无数的弄口，深入进去，
各有一爿天地。每一个门牌
号码里，都居住着许多人
家，虽是局促的，门户却很

严谨。以此也可看出，这里
的人家多是中等，属于小市
民的阶层。舒娅的同学，也
就是她们那一伙中的一个，
叶颖珠，就住在这里。现在，
南昌常常往这里跑。

他驶进一条横弄，停

下，抬起头向上喊了一声。
不一时，门里传出楼梯的响
动，走出叶颖珠。这是一个
肤色黝黑的女孩，眼睛是带
了梢的杏眼，眉和睫是浓密
的，鼻梁很纤巧地向上翘，
两个嘴角微微有点儿下陷，

衬出脸颊的曲线，所以人们
还是得承认，她是好看的。
她是她们这一伙里，性情最
活泼调皮的一个。这会儿，
与南昌单独地面对面，她也
变得老实起来，很文静地倚
门站着，只是听南昌说话，

并不插嘴。可是，忽然间，她
一回眸，嘴角动一动，你就
知道有什么心思在飞快地
转着。

珠珠的家庭是这城市中
最典型的职员家庭，父亲是
一家灯泡厂的技师，因是公

私合营之前的老人员，拿的
是保留工资，远高于其后的

工资标准。母亲在一家小学
校做会计。这样的人家，是
最安全的了，哪一种革命都
革不到他们头上，因为凭技
艺和劳动吃饭，和政权、政
治都无关。于是就有了积
累，是殷实的小康。她的父

母，猛一看，你要吓一跳，父
亲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西装
裤笔挺，皮鞋锃亮；母亲呢，
毛料面的衬绒夹袄，或者，
开司米的短大衣。而且，夫
妇都是矜持的表情，就像一
对资产者，难道是大革命漏

网的鱼？可这也恰恰说明，
他们不是有产者，而是真正
的劳动阶级。

起初，珠珠的邻居们都

对这个穿军装、剃平头的
青年抱警觉的态度。有一
次，南昌拿着一颗手榴弹
玩着，不过是一颗教练弹，
可这里的人哪见过？就有
人去报告了珠珠的妈妈，说

珠珠的这个同学是个危险
人物。她母亲自然要对珠珠
立规矩，不许那人再上门。
但规矩自管规矩，这样大
的子女，都有了自己的主
意，能嘴上应一声就算听
话的了。所以，南昌还是照

样来。再说，人家又没进
门，只不过站在后门口。珠
珠呢，就像什么事也没发
生过，一方面是将大人的
话当耳边风，另一方面也

是向邻里们挑战，谁让他
们大惊小怪，还搬弄口舌。

珠珠家的底楼，有一个
比珠珠小两岁的女孩。她和
珠珠原先还算要好，因为她
们是这幢房子里惟有的年
龄相近的两个女孩。近来她
却对珠珠态度冷淡了，当她
从珠珠和南昌中间走过，总

是骄傲地昂着一张脸，珠珠
与她打招呼：出去啊？或者：
回来啊？她都不回答。好像
珠珠是不规矩的人，而她却
是贞女，不能受玷辱。同样，
她也自觉担负着监视的义
务，她若是在家，必要把房

门敞开，她则面向房门踏缝
纫机，正好对着后门口的南
昌和珠珠。

现在，南昌他们这一帮
人再聚在一起，就各怀各的
心事了。表面上说着共同的
话题，内中却伏着潜流，向

着各自的目标交错涌动。舒
娅家的小房间容不下他们
骚动的热情了，他们聚会的
地方移到了室外马路上。舒
娅家弄口有一个街心花园，
成了他们聚会的地点。再
有，那林荫道上大饭店的廊

下，他们几架自行车、七八
个人往那里一扎，就觉着有
一股子气象生出来，兴兴
然，勃勃然的。他们招摇得
很，他们的军服、马靴、板刷
式的发型，还有自行车，不
止代表着某一个阶级，还是

一种时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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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水里出现的药物，

是一种不断在增加的污染
物，而且已成为一种潜在问
题。干旱季节，这时候的药物
浓度会大为增加。这些药物
的来源主要是服药者排出的
尿液，这些药物随着尿液进
入污水系统、河流，以及对部

分污水进行处理的自来水
厂。除非把这些药物除去，否
则它们迟早会出现在我们的
饮水中。

自来水厂的污水处理过
程并不一定能够除去污水中
的药物，因为目前它主要的

功能是去除污水中的细菌。
人们最常服用的药物，像阿
司匹林和乙酸氨基酚，当然
会比使用量有限的处方药的
数量来得多。有的药物如果
剂量不高，并不会造成问题，
比较危险的是避孕药中的类

固醇，从 1960年代起，妇女
大量使用避孕药，避孕药的
残余量已经可以在河水中发
现，且可能是从污水来的。虽
然在我们的饮水中还未发现
大量的避孕药的残余，但这
已经可能影响到河中比较敏
感的动物的内分泌系统。

内分泌失调是由于化学
物改变了荷尔蒙功能，因而
对某种动物或它的后代造成
影响。最近几年，某些科学家
根据一些观察推论，环境中

的某些化学物可能干扰动物
的荷尔蒙系统，对人类可能

也有相同影响。这些内分泌
失调的现象，也许就是造成
人类和其他动物生殖系统一
连串官能障碍的原因。对野
生动物的影响，已经有很完
整的记录，因此可以在实验
室复制，对人类的影响则较

难以和环境中的化学物产生
关联，有些关联仍有争论。

对于可以造成荷尔蒙影

响的化学物已经被释放到环
境中的这一个共识，现在已

经能够被广泛接受。像这样
的化学物可能会模仿天然荷
尔蒙发挥作用，对抗男性或
女性荷尔蒙，因此改变自然
界平衡。虽然从事这项活动
的化学物已经可以在环境中
检测到，但问题仍然在于它

们的浓度是否高到会造成影
响。英国早期的研究显示，把
雄鱼放进笼子里，再把笼子
放在靠近污水处理厂出水口
处，这些雄鱼就会出现某些

变化，它们会变得更雌性化，
甚至变成雌雄同体（身体同
时拥有雄性与雌性特征）。
虽然这样的影响是发生在接
近污水出口处，但这些化学
物很可能会扩散出去，因为
污水会和河水交汇，并且向

外流出。
有一些化学物的浓度可

能会高得足以造成危险，在很
多国家的污水处理厂排出的

废水中，都可以检测到乙炔雌
素二醇，这是在避孕药中使用

的一种合成荷尔蒙，另外还有
一些相关的女性荷尔蒙，其浓
度都在6纳克/公升。

1994年，研究人员把装
在笼子里的虹鳟鱼放进五条
河流中。每一条河流都选了
五个地点，其中一处选在废

水处理厂的上游，一处选在
靠近污水排出口，另外则隔
着一定的距离分别置于下游
的三处地点。结果发现，在这
五条河流中，其中四条河流
污水排出口的雄鱼体内检测
出雌蛋白质的卵黄前质。

在这些调查中，怀疑在排

出污水中的烷基苯酚是最活
跃的化学物，不过，因为有几
处不同的废水处理厂把处理
过的污水排入同一条河流中，
所以可能还有其他几种内分
泌阻断物。除了烷基苯酚之
外，还发现有很多种化学物也

会造成这样的影响，包括有机
氯杀虫剂、工厂产物、戴奥辛，
以及天然或合成雌激素。

这些化学物或它们的代
谢物，似乎是先模仿天然雌

激素，然后再和雌激素受体
结合，进而发挥作用，造成
特定的影响，不过，一般来
说它们比天然荷尔蒙的效
力弱了一点。虽然这样的检
测并非绝对准确，但却可以
显示应该对哪一种化学物作

进一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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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吃百家饭长大的孩

子就这样在后宫中快乐地
生活着，对他而言，有母亲
的陪伴，还有那么多叔叔阿
姨宠爱着他，每一天的生活
都是幸福的，但纪姑娘明
白，这种日子是不会长久
的，她和她的孩子最终还是

要面对命运的最后裁决。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成

化十一年，五月，丁卯。
朱见深坐在镜子面前，

一个宦官正站在他的身后
为他梳头，端详着镜中自己
那憔悴的容貌，他深深地叹

了一口气，虽然他还不到三
十岁，却已未老先衰，这倒
也罢了，他真正担心的是另
外一件事。
“我还没有儿子啊！”当

朱见深为自己的不育问题而
烦恼时，站在他身后的那个
人也正在痛苦中思索着自己
的抉择———说，还是不说？

这个梳头的宦官正是张
敏。五年前的那个夏天，他
奉命去除掉一个孩子，面对

着那对孤苦的母子，他最终
违背了冷酷的命令，选择了
自己的良知。五年之中，他
和这个孩子朝夕相处，看着
他一天天地长大，度过了很
多快乐的日子，可他很清
楚，这件事情总会有一个了

结。这个孩子必须获得他父
亲的承认，才能活下去，并

成为这个帝国的继承者。现
在时机到了。

但他也很明白，自己不
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宦官，
无权无势，如果说出真相，
以万贵妃的权势，他将必死
无疑。真相大白之日，即是
死期来临之时。

这是张敏一生中最为痛

苦的时刻，要让这个孩子活
下去，他就必须舍弃自己的
生命。一生低声下气、地位卑
微、终日带着讨好笑容的张
敏终于做出了他人生最后的
抉择———一个伟大的抉择。
“陛下，您已经有儿子了。”

朱见深惊诧地回过头，
第一次认真地打量着这个
为他梳头的宦官。确定他并
非精神错乱之后，方才半信
半疑地问道：“在哪里？”

但这一次，张敏没有立
刻回答他的问题，而是提出

了一个条件：“我自知说出
此事必死无疑，但只要皇上
能为皇子做主，死亦无憾。”

朱见深被眼前的这个小
人物震慑住了，他知道，一
个有胆量说出这句话的人
是不会说谎的。“我答应你，

告诉我在哪里吧。”然后他
得知自己有一个已经五岁
多的儿子，正在后宫的安乐
堂内玩耍。

此时的朱见深什么也顾
不上了，他喜形于色地奔向
了后宫，并立刻派人去安乐

堂接他的儿子———大明皇位

未来的继承者。此时的后宫
已经乱成一团，大家都已知

道皇帝派人来接孩子的消
息，宦官宫女们都十分高
兴，而妃嫔们也纷纷来到纪
姑娘的住处，向她道贺。

纪姑娘微笑着送走了前
来祝贺的人们，然后她关上
了房门，向她的儿子做了最

后的道别。因为她十分清
楚，虽然皇位正向她的儿子
招手，但死亡却离她自己越
来越近。万贵妃会毫不犹豫
地杀死所有与她为敌的人。

年幼的皇子并不知道发
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周围

的人今天表现得如此奇怪，
为什么母亲会痛哭失声。离
开了哭泣的母亲，这个孩子
在他出生五年后第一次走
出了自己居住的地方。他的
父亲正在等待着他。

朱见深看着这个向自己

走来的孩子，激动的心情再也
无法抑制，他立刻迎上前去，
抱住了这个孩子，放在自己的
膝上，仔细地端详着他。很快，
他哭了：“这是我的儿子，这
是我的儿子啊，他像我！”他
牵着这个孩子回到了自己的

寝宫，并告知母亲周太后和所
有的大臣们，自己有儿子了。

所有的人都欢呼雀跃，
周太后更是兴奋异常，抱着
她这个来之不易的孙子丝
毫不肯撒手，大家都在为大
明帝国后继有人而高兴，只

有一个人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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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庆祝抗击“非典”成

功，她要随学校去南方巡回演
出半个月。晚上送她前往机场
的路上，她一字一句向我交代
早上要吃早饭，晚上少喝酒，
用电脑过度所以要多吃维生
素，我“嗯嗯”应着，脑海里浮
现伙同苏阳去杀人吧的刺激

场面。和卓敏在一起后，我已
经绝少夜间活动，苏阳常常打
电话来大骂我背叛组织。

她敏感得像一根针：“你
是不是特别盼望我出去演出，
好一个人逍遥法外？每天必须
给我打三次电话。”

她说鼻子酸酸的有点想
哭，我问她哭什么又不是不回
来了。她看着我，突然松开手，
别过头去不理我，直到我把她
送到安检口时她也没有回头。
我知道，她只是表达某种傲
慢，而这种傲慢一击即溃。

但一连三天，她的手机都
打不通。有一次我打过去时她
正在忙音，等我再打过去就关
机了，还有一次是我发送了无
数短信后，她回过了一条，
“节约漫游费”……她消失
了，像阳光下一块漂亮的冰，

等我走过去时，却只留下一摊
亮晶晶的水渍。开始我并不在
意，但我没想到她这么坚忍不
拔，一夜又一夜，我惊讶地发
现想念的感觉就像一根疯狂
生长的藤蔓爬满额头。我向杂

志社请了霸王假，订好机票飞
去南方那个靠近海边的城市。

很容易就找到了正在这

座城市隆重出演的这帮军艺
女生们，当地报纸照片上的
她漂亮有力，宛若惊鸿。用记
者身份很容易就在大堂查到
她的房号，我捧着刚买的玫
瑰花，一边乘着电梯往上走
一边拨通了她的房间，听见

话筒那边她因连续演出而疲
惫沙哑的声音：“喂……”
“请问卓玛水晶姑娘，你

是更喜欢在报纸上还是在电
视上打寻人启事。”
“啊……是你！”旋即恢

复一股清冷味道，“你怎么知
道我住这里。”
“心跳，我听到愤怒的心

跳，然后就找到了你。”
“杀人游戏没把你杀

死？”
“死了就只有玩‘人鬼情

未了’了，你胆子那么小……”
“别自以为是地幽默了，

你不节约手机费了？现在打的
可是长途。”
“对！正好打了五十九

秒，省钱，挂了……”然后我
把电话掐掉，手持着一部微型

DV对着房门，敲门。
听到她狠狠地摔掉电话，

拖鞋声音懒散地移向房门，心
绪烦乱：“谁啊？”我把猫眼用
一只手堵住，又敲门。门开了
一条缝，凝住，猛地打开，DV
镜头剧烈摇晃，玫瑰花瓣散落

一地，我被粗暴地拖进房间，
感觉拳脚雨点般落在身上，奇

疼无比。
整整一天，她像粘在我身

上一样，浅浅看了说我俩像一
对连体婴儿……可是我来到
的第二天，卓敏就住院了。

那天晚上我被她藏在后
台观看演出，我亲眼从幕布

缝隙中看到她在两圈炫目的
璇子后，没有按《白蛇》剧情
从绸缎形成的波涛中脱颖而
出，却像一根蒿草落在舞台。
观众哗然，几个扮演水怪的
男演员迅速作洪水漫卷状把
她抬下去了……

贫血……我赶到医院时
她已经苏醒，还躺在床上用
纸板画着什么，但面若白
纸，我严厉地瞪着她：“再不
吃早饭，瘦成火柴棍了。”她
笑了：“我改，我改不行
吗？”然后突然幽幽地说：
“我好怕死。”

“如果你死了，我不会忘
记你，我会天天给你发短信，
不知道天堂收不收漫游费。”
“杨一！你是不是就想着

我死？”她神情凛然。
我必须承认，在南方这

座城市短暂的几天无比快

乐。我必须离开的那天，她送
我到机场，乖乖地说：“从此
以后我再也不关手机，再也
不折磨你了。”然后热烈地搂
着我亲吻。我相当骄傲，觉得
世界尽在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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